
開放文學  -- 江湖俠義  -- 快心編傳奇二集
第一回  李按察升官當重任　柳中軍殺賊顯英名

　　詞曰：　　英雄無運便埋藏，神劍掩光芒。有人提挈，方能振拔，緣福要相當。試思鸞鳳棲巖壑，垂翅又何妨？一旦飛騰，羽

儀王國，方信是嘉祥。－－－右調《滿園春》

　　前集說那凌駕山在褚愚家與魏義相遇，便欲進京，卻憶念著樓頭女子及石、柳二人，一時不能割捨，又因褚愚苦苦攀留，只得

住下。褚愚不時差人往外打探賊兵消息不題。

　　且說兗州城中許參將見賊兵攻城雖急，只是按兵不動，知府各官來催了兩次。一日，乃聚集牙將，點齊兵馬，下令出西門廝

殺。大開城門，放下吊橋，許參將統領軍將，殺奔前來，正遇苟黑漢大隊。兩陣對圓，射住陣腳。許參將橫刀立馬於旗門之下，喚

賊人打話。苟黑漢揚鞭出馬，左右列下三四員賊將，鞭梢指著許參將說道：「某家因山寨缺少糧草，欲於兗州府庫中借些錢糧。大

兵已到多日，不見輸納，今反出兵抗拒，是何道理？」回顧左右道：「誰去先見一陣？」言未畢，左腋下一騎飛出，眾視之，乃李

通是也。許參將大怒，正欲出馬，只見牙將薛千總舞刀拍馬，大叫：「吾來也，賊將看刀！」兩人一往一來，未經十合，李通舞動

畫戟，使一個青龍入洞勢子，望薛千總心窩裡直刺入來，薛千總迴避不及，叫聲「不好了」，正中個著，戳透胸膛，死於非命。賊

兵剿去首級，賊眾大聲喝采。

　　許參將不勝忿怒，舞刀向前。李通橫戟敵住，左迎右擋，若不經意。許參將自忖：「此賊戟法頗精，當以小計破之。」便掩一

刀，撥馬刺斜便走。李通因刺死薛千總，心驕氣傲，認做許參將真來，大叫：「不要走！」飛馬趕來，一枝戟正在許參將後心搦

戰。官陣中個個嚇呆了，亂叫：「老爺快些轉馬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許參將拿定筋節，按定膽的，料賊將追個較近，回身大喊一

聲，手起刀落，李通早已揮為兩段！乃催動官軍，兩邊混戰。自午至申，各自收兵。

　　許參將入城，計點軍士，殺傷一百餘人，心下好生納悶；打發各牙將去訖，傳下令箭，四下緊守，自己獨坐中堂，默默不語。

逼真景況。心裡躊躇道：「前日知府等官來催我兩次，我卻滿口道是不難，我心上也料定這些土賊，滿指望一陣成功；不料今日反

折了一員官將，又殺傷了百餘軍卒，卻叫眾官笑我。若明日相會各官時，如何是好？」心下只管氣悶，愈不自在。

　　時已一鼓有餘，輾轉無聊，走下堂，來到簷前泊水下，只見黑影裡有一人切切私語，許參將喝道：「誰在這裡講話？」只見有

人在黑地裡走開，景狀絕妙。許參將大怒，再喝一聲，寫得許參將一肚氣悶，直現紙上，卻又筆筆為李績生姿。方有一個兵廝，走

上月台跪下。許參將叫到案桌邊，自己坐下，正要喝問情由，只見那兵廝戰抖抖的伏在地上，手裡擎著一個護封，稟道：「早間，

正老爺出兵的時候，有寓在報恩寺的按察李老爺，差管家齎書一封在此。小的因老爺出兵，不敢投遞；方才又見老爺天威震怒，與

同伴商議，欲上堂稟投，不意觸犯老爺，只求饒恕。」許參將接了書，叱退小兵，心上猛然會意，想起一個機會，暗喜道：「有

了，有了。這李績在福建時，流賊作亂，他能調撥將士，剿撫各得其宜；後來單身入賊營，諭以大義，賊皆平服，因此上名著一

時。今雖告老歸家，朝廷曾有旨意，有用處不時起復。他今現在報恩寺中，我正憂土賊強悍，何不出一角文書，到省中王按台處，

備說李績才能，等王按台出一薦用本章，令他剿賊，調兵救援，有何不可！」就在燈下拆開書來，從頭一看，不過是候問的話，及

問土賊的消息，沒有恁麼干係。許參將隨即退入書房，令書記寫了文書。

　　到次日五更，出堂升座，眾將上堂參見。許參將道：「我有一角緊急公文，要差一能幹的將官，前往省中按院王老爺衙門投

遞。本參府看來，還是中軍官曹虎山可以前往；即速披掛，本參府護送出城，你須單身前去。」曹虎山不敢推辭，答應了，領了公

文，貼身藏下。許參將統兵殺出賊營，仍回城中。

　　且說曹虎山飛馬前行，不則一日，到了省中，將公文往巡按衙門投遞。是時王巡按連日接得四路告急文書，正在憂疑無主，一

見許參將文書，不勝大喜。這時山東正缺巡撫，隨即寫下薦舉本章，差員星飛齎奏；一面撥軍三百，令游擊周泰同曹虎山先回。

　　不則一日，到了兗州府城下，早有賊兵阻住，兩下混戰。許參將在城上，望見正北上煙塵抖亂，料有救兵前來，忙整軍出城接

應。賊兵見官軍裡應外合，不敢懸戰，讓開一條大路。許參將接著官軍，早有曹虎山先來說知，一同周泰入城。周泰道：「王老爺

令下官先來，同將軍只宜緊守，以待旨下，再行商議。若有俞允聖旨，王老爺說，自差官將護送前來，將軍不宜妄動。」許參將依

允。當下設席款待，借民房暫作公署，與周泰存紮。

　　歇過數日，王巡按果撥官兵，護送齎詔天師到來。賊兵四散打糧，兵微將少，不敢交戰。官軍到北門外叫門，許參將知是天

使，慌忙開門接入，到府堂歇下。巡按差官先將公文遞與知府，拆開看時，知是朝廷已准了王巡按本章，升授李績做山東巡撫，調

兵剿賊。知府忙令巡捕官飛馬往報恩寺請李績接詔。

　　李績正在樓上與麗娟閒話，只見家人等慌忙到樓上傳話：「有官到來，請老爺到府堂接詔。」李績吃了一驚，不知如何詔旨？

然見有官員來請，料非凶兆。不敢怠慢，疾忙整衣上馬，跑到府前。早見各官前來迎接，打恭賀喜。李績愕然道：「老夫有何喜可

賀？」許參將道：「朝廷有旨，超遷老大人榮爵，豈非大喜？」李績聽了，方才放心，下馬走上堂來。香案已是排下，趨前俯伏，

各官亦依次跪下，齎詔官開詔宣讀，略云：

　　「陳臬宣獻，雖素著外台之望；除凶剿寇，宜暫膺長子之師。茲爾原任福建按察司按察司使李績，澤流閩越，智殄妖邪。朕久

注名中省，俟用遷擢。不意山東州竊，弄兵潢池。今特拜爾巡撫山東、兵部右侍郎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。唯賴賢卿大展神謀，滅此

朝食。朕當側席省膳，以候好音。嗚呼！群魔烏合，固無煩於六師；閫外專徵，自鄭重於一將。」

　　宣詔畢，望闕謝恩，然後與齎詔官相見。李績乃謂各文武官員道：「老朽無才，謬叨此任，全賴諸君協力，庶使老朽無負朝

廷。」各官俱打恭稱謝。知府隨即設宴款待天師，兼賀巡撫。歇過一夜，李績即寫了謝表，差員同天使一齊進京，許參將整點人

馬，護出城去訖。

　　李績便擇後日公座，一時沒有衙門，就在參將衙門權聽為公署，許參將立刻移出，另居房。各官便送進衙役，權聽差使。李績

便一面在報恩寺，移取家財。是時覺性的趨迎，自不消細說。

　　李績在寓內打點，偶然走到花聽裡，只見柳俊在彼，同王忠說話。柳俊一見，便走過來磕頭道：「李老爺高升，小人特來磕頭

賀喜。」李績扯起道：「我今移居去了，你卻獨居在此，我衙署內頗多餘屋，你何不也隨我移去，暫住何如？」柳俊道：「老爺部

院衙門，是關防緊密之地，小人一時不知，反教我家相公焦躁，那就不便了。」李績笑道：「這一些不難。我叫你去，卻有個原

故：我衙署內房屋寬敞，沒有多人在內存紮，誠恐易生他變，這是一也。我家人在此無多，若在部院衙門，便有許多事件，不能料

理周備；就是各官送來衙役，不過權聽差遣，總不是撫院本衙門的吏書承舍，只好在外打點，直待賊兵退了，然後這班人自從省下

前來，方得入城跟隨辦事。你前日曾說弓馬頗精，後又見你知書識字，我心下好生歡喜，故此叫你去住，也好替我料理。若說部院

衙門，恐有關防，不便出入，不知目下當此兵務倥傯，軍機不能刻緩，早晚事情不時欲發，有甚不便？若說你相公歸寓，一時你不

知道，正不知賊人消息衙門內時刻曉得，一等賊退，我便差人到瑞光寺探問；那時你相公進京，原等你隨著去，難道我羈留你在此

麼？」柳俊心下一想，果是有理，乃道：「蒙老爺提喚，敢不從命。」李績好生歡喜。

　　當下柳俊把主人行李原放寓內，－一與覺性眼同了，將角門鎖好，就將部院封條黏著；自己的行李馬匹及衣囊盤費，一總打點

停當，就同著家人們的行李，一齊發槓，送進衙門。

　　發槓既畢，然後大轎小轎接取家眷。麗娟與蘭英等一齊上轎去訖。然後執事人員抬著八轎，迎接公座。李績就在大殿上上轎。

前面一對對旗幟鮮明，香花鼓樂，絢赫非常。覺性率領合寺和尚跪送，自大殿旁跪起，直到山門下，排得整整齊齊，一個個光著腦



袋頂一爐好香。自大殿旁起，直至山門下，見得寺僧之多。李績也看得覺性是這等勢利的人，由他做作。到山門外，各文武官弁一

總穿著吉服，齊齊打恭迎接。不一刻，到了公署，公座畢，各官參謁過，退入私衙，縣官送進供應。

　　李績此時有軍務在身，沒心腸說及閒話，這收留柳俊之事，也總不曾在麗娟面前說知。到是麗娟曾聽得家中僕婦們偶提起，說

老爺收一個小廝，暫在衙內料理，不知是姓劉，原是有家主的；有個說，就是同寓山家的小廝；有個又說不是。麗娟是小姐家，不

便細問這些閒話，即蘭英有些曉得，進來傳說，也不過是這等的意思。麗娟又為山鼇酬和之事，說到山家小廝，反不便提及了，便

於蘭英面前亦不推求。這正是：

　　女子嬌羞分所宜，外邊情事不須知。

　　本來閨閣千金體，也為心虛怕起疑。

　　且說李績明日吩咐王忠看守宅門，袁應在耳房檢點文書，其餘家人各有執事，就留柳俊與袁應一同料理。少頃開門，各官進

見。李績道：「今土寇如此猖獗，久圍不退。前日王老爺處文書到來，說鄒縣與邳州俱破，濟寧、宿遷勢俱難保，東平一枝人馬又

在鳳山剿滅餘黨，不得前來援助，如此四路告急，各處俱聞風自守，並不發兵。汝等有何高見，殺退此處賊兵，然後移剿諸路？」

眾官默然不語。許參將出外答應道：「今賊圍本城，將有一月，想他糧草將無；不如再待數天，等他糧盡，烏合之眾，糧一盡則計

必窮，然後出兵，一擊必破；乃以此得勝之兵，移剿各路。愚見如此，不識老大人尊意若何？」李績大笑道：「原來只是如此高

見。目今各路告急，若依你只發兵出戰，倘再失去了地方，賊勢愈熾，那時只怕兗州城也守不牢了。且依你說等他糧盡，不知再等

他幾天才可？」許參將低頭不語，各官俱面面相覷。李績拂衣而起，退入後堂。

　　坐了許久，走入私衙，已是黃昏左側。丫鬟擺上酒來。口雖吃酒，心下好生不快。麗娟道：「爹爹為何不樂，這般憂形於

面？」李績沉吟不語。麗娟道：「爹爹有事，可好與孩兒說知一二，莫不為著賊寇事情麼？」李績道：「此事非兒女子所知。」麗

娟也便不再問。見得收留柳俊一事亦不與麗娟說知。李績吃完酒，用過晚飯，步出後堂。小廝取燈來照著，李績喝退，獨自一個，

扶著萬壽藤拄杖，到庭心裡閒步。情景可慨。

　　只見一人從迴廊下走來道：「老爺此時為何獨自在此？」李績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柳俊。因問道：「你為何不睡？」柳俊

道：「聽得老爺在此，故來伺候。」李績尋思：「這小子頗亦曉事，他與袁應在一處，袁應不見面，他卻走來伺候。」乃道：「當

此月明，不忍早睡，故此閒步片時。」瞞得趣。柳俊道：「老爺當此重任，意中必有所屬；豈比尋常閒暇時，可以吟風弄月？」料

得確。李績乃歎口氣道：「汝言雖不差，但我心中之事，汝要問他則恁！」柳俊道：「某誠賤品，然亦或能解紛一二，老爺試說何

如？」李績見他語言有異，矍然道：「前日我一見你，固知你是一個不遇時的豪傑，今觀汝意，果不尋常。但今日我意中所屬者，

即此土賊之事。目下盜賊四起，百姓流離，朝廷使我征剿，卻少幾員良將，不能立功；倘如賊勢猖狂，我反束手待斃，豈不誤國誤

民，貽羞天下！今日召集眾議，別無良策，止有許參將略說幾句，卻都是畏刀避箭之言。因此上我心中不樂。」柳俊道：「這主見

差了！這般算計，在許參將身上，不過一方干係，嬰城自守，也還是個下策；老爺卻是奉命督師，封疆重任，調度一省機宜，怎麼

出此拙算？好柳俊。為今之計，莫若挑選輕兵，更番出戰，以疲賊眾；夜則多置火器，出劫賊營，輕進速退，左出右入，使賊晝夜

不得安息，疲於奔命；再命一將，分兵在外，扼要據險，聲言奪其巢穴，既可擾其內顧之心，且成內外犄角之勢；再令一人檄四

方，徵兵會剿。如此則群賊授首，可立而待矣。」

　　李績大喜道：「原來你有如此經濟作用，可惜沉埋僕隸。但是一件：許參將曾出交鋒，官軍不利，心中自懷懼怯；若再著他出

戰，必有挫衄，如何是好？」柳俊道：「小人前曾說過，弓馬亦曾嫻習，若有用處，願助一臂。」李績道：「賊人經過戰陣，因是

慣家；你雖善弓馬，卻未經與人拒敵，終是生手；況且你尚有主人，怎可作此勾當？」柳俊道：「賊人雖是慣家，但我看來，料非

九頭八臂。古來豪傑，也都是崛起蓬茅，且等我去殺他一陣，若得靠老爺的洪福，殺退賊兵，我自隨主人北去，有何不可？」說得

平淡。李績大喜道：「若得如此，便是你發跡之日了。署後有一射圃，盡是寬大，我於明日傳齊眾將，與你比試一番；若果有可

觀，便令你出去廝殺。倘能斬將搴旗，凱旋之日，即行題請，補授得一官半職，也不虛了你的抱負。」當下二人講得投機，甚是得

意。時已漏下三更，便各自歇息。

　　到明日上午，李績傳集眾將，同柳俊一齊到署後射圃中來。李績升廳坐下，開言道：「賊兵困本城已有多日，汝等都畏刀避

箭，不肯請戰，難道本部院奉命剿賊，豈因汝等畏避，便不發兵？明日本部院點齊兵馬，出城交戰。今日先將汝等演習一番，以便

臨陣。」乃指著柳俊道：「此子柳俊，弓馬頗知一二，明日也差他出陣一遭。」眾將官齊看柳俊，但見柳俊：面方耳大，齒白唇

紅，兩道鐵眉，一雙秀眼，膊闊三停，身長六尺，腰圓背厚，四稱五當，眾人心裡都贊：「好一個少年！」李績便令柳俊穿戴了一

般盔甲，兵器架上取了一把大桿刀，就將自己的馬整頓好了，飛身上馬。柳俊要搢弄手段，抖擻精神，舞動刀法，左盤右旋，前擋

後截，開托四門，施為三縱，渾身上下，團圞一片，明蟾遍體，紛紜飄拂，千尋素練。是一把刀。眾將官齊聲喝采。李績看了，歡

喜不勝。柳俊舞罷刀，復聳身下馬，面不改容，略無喘息。李績道：「柳俊刀法甚精，但不知汝等高下，可一齊披掛了，各持木

棍，上馬比試，庶使性命不傷，又見了你等武藝。」許參將便把嘴努著曹虎山，曹虎山為人勇直，便從眾中躍出道：「我便與柳俊

比武！」忙披掛完備，兩人各持木棍上馬，一往一來，未及八回九轉，曹虎山脅下早經一棍，翻跟斗跌下馬來。眾將中惱了游擊周

泰，道：「不好！老戰慣家，卻被小子所算！」也不披掛，手持木棍，一躍上馬，掄動棍梢，望柳俊劈頭打來，柳俊忙用棍迎住。

鬥到四十回合，周泰棍法不亂。柳俊使一個旗鼓勢，把棍梢向周泰眉心裡直點將去；周泰忙用棍向上一搢，轉勢直磕下棍梢，便從

柳俊右脅下搠來；柳俊眼快手捷，順勢夾馬一迎，早把周泰的棍在脅下夾住，隨便提起棍梢，向周泰肩窩裡只一點，周泰招架不

及，撒了棍子，從馬背上倒撞下地，眾將齊聲喝采。柳俊下馬上廳，周泰羞慚滿面。獨有李績在廳座上幾乎喜殺，乃道：「柳俊果

好武藝，明日便出去立個頭功！將來都是為朝廷出力，汝等也不必羞慚，也不必歡喜，都過來大家相識了，不可各存芥蒂。」許參

將等便與柳俊重新相見了。

　　當下李績打發各官散去訖，便於後堂設宴，令柳俊坐下飲酒。柳俊吃驚道：「老爺是朝廷大臣，小人是人家賤僕，怎敢共坐？

卻不折殺小人！」李績道：「從來做上官的，每每看得自家尊貴，不肯收拾賢才，往往致豪傑忿怨，上下離心，便不能收得人之

效，反藉口天不生才。試想周公以製作禮樂之聖，居帝王叔父之貴，尚且一飯三吐餔，一沐三握髮，如此接待天下賢士；孔子尚說

『使驕且吝，餘不足觀』。今人何等學問，輒敢自尊自大，拒絕豪傑？自然做一個鄙夫，成一個厭品而已。眼前這些受享尊榮，總

歸無益。所以我自從入仕以來，時以此情自警，故再不敢驕慢待人。李公才是個有學問人。豈今之從政者哉！今見你弓馬甚好，明

日若出去殺退賊兵，一可免生靈塗炭，二來使我面上增下許多光輝，三來你的功名便從此始。古雲：『立賢無方，』又云：『將相

無種』，焉知你將來不是個有官爵的人！何必拘定這些小節，你竟坐下，不須謙讓。」柳俊不勝感激，道：「人非木石，誰不知

恩！明日倘能殺敗賊眾，總是老爺天威所加，亦是小人效命之日。」當下便磕頭謝了，坐在側手飲酒。李績遣去家人，止著一個小

廝服侍。飲酒中間，互相議論，大家快意。李績又題柳俊一個表字，以便稱呼，叫做柳延秀，名字原叫柳俊。柳俊又下席謝了，夜

分席散。

　　明日侵晨，傳令軍士飽餐，李績給發柳俊黃金鳳翅盔一頂，連環鎖子甲一副，戰馬三匹，大刀一把。就令柳俊在大堂上裝束

了，點兵三百，出城交戰。又令許景升、曹虎山領兵二百，在後接應；又令周泰領兵一百，協助柳俊；自己打轎到城樓觀戰。四門

都令知府等官，分督民夫守城。

　　卻說柳俊統領三百人馬，出了東門，指揮軍眾，擺開陣勢，喚賊帥打話。苟黑漢綽槍上馬，帶了頭目，統領兵卒，離營殺來。

相去官軍一箭之地，把兵馬一字擺開，一對對展過門旗，當先出馬。只見對面官軍隊裡擁出一員小將，勒馬提刀，甚是齊整。苟黑

漢一見，大笑道：「原來那裡弄來這個孩子，也要出來廝殺！那個頭目去活捉將來？我大王營中正少歌童，拿來充補。」只見四頭



目張芳挺槍而出，大叫道：「孩子，快下馬受縛，免汝一死！」柳俊並不打話。刀槍並舉，不四合，刀中張芳左腿，跌下馬來，軍

士剿了首級，往城樓上李績處報功。

　　柳俊橫刀立馬陣前，大叫道：「誰敢再來授首？」言猶未畢，只見賊陣中飛出一騎，乃是一頭目史振－－－他出身原係響馬，

面如鍋底，須似鋼針，力大無窮，使兩把秋翎削鐵刀，騎一匹卷電烏騅馬－－－這史振舞動雙刀，拍馬大叫：「殺吾兄弟，誓不甘

休！」柳俊一見，好生利害，便舞刀躍馬，當先迎住。兩人一往一來，戰至五十餘合，柳俊不見贏頭，史振亦無敗勢，兩邊軍士看

得呆了。史振心下轉念：「這少年技藝頗精，不可力鬥。」便掩一刀，撥馬便走。柳俊大叫道：「賊人敗走，快些趁此勢殺過

去！」把刀尖兩下一招。這正是柳俊合當發跡，所謂運也。周泰也認做賊將敗了，搖旗吶喊，大叫：「快些殺向前去！」陣後許、

曹二將，也催動人馬，蓋地殺來，其勢如潮似浪，直湧過去。

　　柳俊緊追史振。苟黑漢心上也認做史振殺不過官將，故此敗回本陣；又見官軍如風滾至，想勢頭不好，撥馬便望陣後亂竄。賊

中兵將見主子走了，一蓬風回身便跑。史振在馬上見這光景，大叫道：「不宜妄動！」怎禁得人勢走發，又兼鼓聲震耳，那裡禁得

住？心上慌張，隨轉念：「我兵退走，我若也同一路走時，便自相踐踏；不若調轉這小將，分他的勢。」便撥馬刺斜而走。柳俊那

裡捨得，也撥馬緊追。周泰是奉令協助柳俊的，哪敢走開？見柳俊追賊將望東南上走了，便撇了賊軍大隊，領了步下人馬，帶轉馬

頭，望柳俊一路上追來。

　　史振正走間，只見前面一條大河攔住，水勢滔滔，不能飛越，心上便覺慌了。循河而行，不及半里，卻喜有一條大橋，原來這

座大橋是跨兗州大河，有名叫做「五豐橋」。史振便急趲上橋頂，橋下柳俊與周泰緊追也到。史振在橋上勒住馬，掛下刀，拈弓搭

箭，覷清柳俊射來。柳俊正到橋腳下，只見史振立住馬，忽聽得弓弦響，柳俊急把身子藏在鞍轎裡，只聽得那箭風在頂門上過去，

早聽得後面有人倒了，為將者，要眼觀四處，耳聽八方。柳俊也不敢回顧，把馬一夾，直飛上橋頂。史振措手不及，柳俊提刀，照

頭一劈，史振連肩帶背，劈下馬來，柳俊就地取了首級。回馬看時，原來中箭的便是周泰；只見眾兵救起，幸喜是肩窩裡著箭，性

命不傷，棍也打在肩窩，箭也中在肩窩，周泰肩窩大是不利。扶在馬上，一齊轉來。只見許景升等追殺賊人一陣，也收兵回轉，一

齊入城。

　　李績慌忙下城，迎住慰勞。柳俊獻上賊將史振首級，李績不勝大喜。率領將士到衙署內，計點兵卒，不折一人，所獲輜重器械

無數。李績大喜道：「本部院識人不謬，今柳俊果然成此大功！又不曾傷折一卒，雖則周將官帶傷，卻也無礙。」便令周泰回署調

治。當下大擺筵宴，犒賞軍功，各將依次坐下，盡歡而散。

　　李績退入後堂，柳俊亦在側坐下。李績道：「今日一戰，我已見你的材能，賊亦不敢正視此處。明日我就命你做個中軍，待後

來滅了賊黨，自然題請授你官職。」柳俊起身拜謝道：「今日戰勝，憑藉老爺洪福，得以僥倖成功；後來全仗老爺提撕，使小人稍

得寸進。」李績道：「這總是我的本懷，你不須多囑。自今以後，凡有事稟我，不論在私衙、堂上，你自己只稱『卑職』才是。」

柳俊又起身謝了。李績道：「你前日說晝則輕兵出戰，夜則火鼓劫營，不知今夜可以出劫賊營否？」柳俊道：「不可。賊當新敗，

防禦必嚴，若往劫之，反遭其害。待明日再殺他一陣，當不戰自走矣。」李績點頭道是。按下一邊。

　　且說苟黑漢敗走，約二十餘里，方收兵暫住。打聽官軍已轉去了。但見敗殘人馬，四分五落，漸漸聚攏過來，只不見一頭目史

振，料是被官兵殺了；計點兵卒，折去三百有餘。苟黑漢大哭道：「我手下十二個頭目，今日三分去一。史將軍智勇雙全，我靠他

成事業的，今日一旦死於非命，叫我與誰人成事！」哭未畢，只見眾頭目一齊不平道：「難道史大哥是人，我們是鬼？古人有言：

『勝敗兵家常事』，大王怎說這沒志氣的話。看我們明日與官軍交戰，管叫殺得他片甲不回。大家快些轉去，仍把城池圍了！」當

下聚齊人馬，尚有六七百人。正走到半路，只見山側裡擺開一軍，為首有兩員將官攔住。苟黑漢一見，大驚道：「前面官軍阻路，

如何是好？」二頭目韓玉發惱道：「大王平日何等英武，今日就這般害怕！」便挺槍躍馬向前。只見對面兩將齊叫道：「來的軍馬

可是苟大王的？」韓玉聽得聲口和好，便道：「正是。」只見兩人滾鞍下馬，拜伏道旁。韓玉道：「你是何人，卻只般下禮？」卻

好苟黑漢也到，便問道：「我便是苟大王。你二人卻是何人？為什麼這般下禮？有何主見？」只見二人高聲稟道：「我兩人係山中

響馬，聞得大王威名，久欲依附，恨無進見之策。昨日卻有這班四百人眾，都是青州府道標名下馬軍，因裁革了糧，要撤回他的衣

甲馬匹，與地方爭鬧，因此罹罪，不忿氣，願落草勾當。某二人收留部下，情願大王麾下效勞。另有白金千兩，以助軍資。方才正

到半路，聞得大王與官軍交戰不利，正欲前來助一臂之力，不意此地遇見，實出萬幸！」苟黑漢大喜道：「難得豪傑同心，快請起

相見。」二人立起站著。苟黑漢道：「二位豪傑尊姓大名，也請教了。」一人道姓錢名奇，一人道姓賀名豹。苟黑漢看這兩人，各

身長八尺，虎膊狼腰，怪眼獠牙，猙獰出眾，果像兩員大將，暗暗心中喝采：「不減史振一流；」再看四百軍兵，一個個盔甲鮮

明，旗槍齊整，都坐的高頭大馬，心下不勝大喜：「我有這一枝人馬，那怕他什麼鳥官軍！管教打破城池，可以橫行無忌。」乃

道：「我大王今日少挫軍威，必思報復；既承二位仗義，可領本部先行，前往舊紮營盤所在，照舊四門圍下，務期必克，以雪今日

之恥。」錢奇道：「小將願出死力，少見微長。」便一齊上馬，統本部馬軍，當先開路，復到舊處紮下營寨，分兵四門攻打。錢奇

二人獻上千金，並四百人冊籍。苟黑漢謂眾頭目道：「今日戰敗，城中必欺我懦弱，當有劫營之事。柳俊有見。可傳令四門各營，

不許卸甲。」眾頭目得令，自傳諭去訖。

　　一夜無話。到明日上午，錢奇二人入營參見，乃對苟黑漢道：「小將二人初來，願出去見陣一遭，立個頭功。」苟黑漢道：

「城中有一員小將，甚是利害，二位須要小心在意。」錢奇道：「大王放心。」便令了四百馬軍，同賀豹二人，在城下搦戰。守城

軍士飛報部院處得知。

　　這日早晨，各將及柳俊參見過，李績面付柳俊搢諭委牌，並憲札一張，金做巡撫中軍，領旗守備，領標兵三百，柳俊當堂謝恩

訖。李績又於府庫內支銀二百兩，賞賜柳俊，以供日用；又看一民房，借做中軍衙署。柳俊歸到署內，隨有部下千百總及各百隊什

伍各參見，又有各官俱來稱賀，一時真個榮耀。正是：

　　半生伏櫪泥沙困，今朝展足康莊迅。

　　果然平地一聲雷，男兒到此真豪俊。

　　柳俊在署，隨著三四個少年伴當並廚夫火夫數人，進署服役。柳俊驗明收用。上午時候，正留各官吃飯，只見部院處來傳，便

一搢到部院衙門，知有賊將城下討戰。李績傳進各官，照依昨日號令，調撥出城。李績原到堞樓上觀看。

　　當下柳俊披掛完備，統領本部，殺出城門；許景升、曹虎山亦領人馬在後接應。兩下迎住，柳俊當先出馬。只見賊陣前兩員賊

將，甚是雄猛，背後一派都是馬軍。柳俊心下想：「昨日不見這些馬軍，今日卻自何而至？」更不打話，舞刀向前，錢奇亦舞刀抵

住。戰不十合，賀豹持斧，雙出夾攻，這邊官軍陣裡曹虎山挺槍抵敵，兩對兒在戰場上轉燈兒廝殺。正在酣戰之際，只見一陣血

飛，卻是曹虎山坐下戰馬，被賀豹一斧劈去了半個腦袋，早把曹虎山跌下馬來；許景升急拍馬向前，抵死救回。賀豹便夾攻柳俊。

許景升只好救回曹虎山，無心交戰；獨剩柳俊一個，漸漸支架不來。苟黑漢在陣前，看得光景得利，忙令韓玉、張興、王起、彭文

四個頭目，一齊出馬。賀豹嘴裡唿哨一聲，四百軍馬一齊衝將過來。柳俊料招架不住，忙喊：「後軍早退！」便掩一刀，撥回馬就

走。官軍陣裡被四百馬軍衝開，四零五落，飛奔入城。賊兵直追至城下，城上炮石箭弩如雨打下，方才退去。李績計點軍士，殺傷

一百餘人，喪折牙將一員。李績道：「賊兵勝敗，且不管他；只是那一隊馬軍利害，如何擺佈得他方好。」柳俊道：「賊兵強眾，

難以交鋒；昨日並不見這些馬軍，今日不知如何而至？明日且宜堅守不出，待卑職思一計策，除去他的馬軍才好。」當夜歇過。

　　此時六月中旬，已有數旬不雨，天氣好生炎熱。柳俊只不出軍，外邊賊兵大聲叫罵，著實攻打。柳俊日日上城巡視，只見城外

賊中馬兵，一隊一隊的紛紛向東南上去，連日如此。柳俊心下狐疑，便喚熟識地道的小兵，問城外山川地土。小兵道：「此去東南

十里外，有一條大河，河上流有一渡口，水勢最急，土名叫做『囊沙渡』，其餘並無險要。」柳俊道：「為何叫做『囊沙渡？』」



小兵道：「向來傳說，古時有個將軍，於此囊沙遏水，遇敵兵到，決水淹敵，因此叫做囊沙渡。」柳俊心下一想：「如今天氣炎

熱，人馬焦渴，必是這班賊人就彼飲馬。原來名喚囊沙，古人曾行此計，我今何不依計而行？但未知賊兵的確，今夜且差一心腹能

幹的，到彼畫一地圖，兼打探賊中馬軍去的消耗，再行計議。」當下發放小兵去訖。

　　到夜來，差一心腹牙將，吩咐了備細，夜縋出城：「到明日夜來，一鼓時候，必到城下伺候，入城回復。」牙將領命辦事。到

明夜，依舊掩過賊寨，到城下聲喚；城上柳俊原令人接應的，聽得聲音，原把繩索扯起，便到柳俊衙內報知。柳喚至內室，牙將

道：「果是賊軍炎渴，放馬渡口飲水。」便獻上地圖。柳俊看了大喜，忙到李績處說知。李績道：「為今之計若何？」柳俊道：

「卑職有一計在此。」便向李績耳根邊，悄悄的如此如彼說了一遍。李績大喜道：「正合吾意。事不宜遲，速行調遣。」便傳集各

將，吩咐如此如此。曹虎山與吳千總各領人馬，依計收拾器械，先乘夜出城，掩過賊營去了。正是：

　　眼前沒沒未知奇，堪歎庸人只相皮。

　　縱有天才邁千古，無權何處見施為。

　　且說苟黑漢見錢奇二人殺敗官軍，又見城中連日不出，不勝大喜；只道是官軍畏懼，把軍中事務一總任托錢奇。錢奇卻又是一

個無知響馬，那裡有恁深謀遠慮？自恃勇力，放心怠惰，每日去囊沙渡口飲馬。這日又帶了合寨馬軍去，走到渡口，只見河水乾

涸，崖岸直峭。錢奇謂賀豹道：「你看河水，昨日何等大，今日卻如此小了？」賀豹道：「你只看天氣這般炎熱，雨又不下，自然

河水乾了。」錢奇道：「如此峭岸，怎麼下去飲水？」賀豹道：「不妨，我有道理。」令軍士削平一條岸口，叫把槍桿到河心點

水，只得一尺多深。賀豹道：「可把馬一總趕下河去。」眾軍士得令，便把馬一齊趕入河中飲水。兵士都在岸上樹蔭底下，解甲歇

涼。忽見上流頭水勢如山蓋來，那馬因岸高路直，急切裡縱跳不上，又兼河泥淤了馬腳，如何馳騁？還有軍士下河取水飲的，一時

走不及，也被水漂去。岸上軍士見了，嚇得手足無措，登時鬧個沸反。錢、賀二人也驚惶無計，忙叫快些趕馬上崖，卻因止削得一

處平岸，扯不得幾十匹馬。錢、賀二人還在那裡張皇，只見西北上一彪軍兵殺來，大叫：「中吾計也，快下馬受縛！」

　　你道此軍是誰？原來便是曹虎山。他昨日奉柳俊調遣，帶領二百步兵，各帶鍬搢，乘夜出了城門，偷過賊營，到囊沙渡上流窄

狹處，挑土塞了河口，伏兵兩旁。至午上聽得下流人喊馬嘶，料是賊兵趕馬飲水，忙上山崗一望，果見賊兵都在岸上陰涼處歇息，

馬都放在河底，便令軍士一齊發掘，水勢滔天，直滾下去，只見馬被水沖，都順流直瀉，遂喊叫殺來。錢、賀二人不知軍兵多少，

先失了馬勢，心內也知中計，愈覺慌張，忙上馬依舊路奔回。部下都做了步兵，穿著重甲，跑得氣急敗壞；後面追兵又緊，便把盔

甲沿路盡行拋棄。

　　到半路茂林邊，只聽得林中一聲梆子響，亂箭射出，有如飛蝗。錢、賀二人馬先著箭，跌下地來，登時俱被射死。眾軍士也一

總射倒，還有跑不上的，被曹虎山追兵趕上斬了。你道此處伏兵何來？原來便是牙將吳千總昨晚奉柳俊計策，帶了一百名弓箭手，

多負箭矢，一同曹虎山乘夜出城，至半路上茂林中埋伏，只等賊兵轉來，便一齊放箭。這時只聽得林前軍馬奔走，忙向前看時，只

見賊兵都是步行，走得困乏之狀，料是曹虎山決水淹沒，便傳一聲梆子，一百弓箭手一齊放箭，不一刻，賊兵殲滅無餘。曹虎山追

兵也到，便合在一處，尋了錢奇、賀豹二人首級，殺奔前來。

　　且說柳俊夜裡分撥曹、吳二將去後，到明日上城，觀看賊兵動靜。上午時候，只見賊中馬軍依舊向東南上去了，便令許參將領

了一百大刀手，商議如此如此，許參將爵尊，故不曰「吩咐」，而曰「商議如此如此」也。從北門殺出；自己帶了二百人馬，殺出

東門，到苟黑漢營前討戰。苟黑漢忙集在營頭目，殺出營來。兩下擺開陣勢，柳俊招動二百人馬，一齊向前。賊中韓玉、張興、劉

士奎三騎齊出。柳俊抖擻精神，大叫道：「眾軍士，大家努力，今日務要擒住賊首，不得輕放！」眾士也發狠向前，無不以一當

十。柳俊力敵三人，奮勇加倍：一聲吶喊，刀劈劉士奎落馬；張興失驚回顧，也被柳俊一刀斬了；韓玉兀是捨死抵住。苟黑漢在陣

後見了，大驚不小。正在驚忙之際，只見各門頭目聞知東門交戰，齊來彙集，苟黑漢便令王起、彭文出馬，幫助韓玉；隨喚雷冬

生、馮耀甫二人，吩咐道；「你二人快去傳錢、賀二將軍，領本部馬軍前來策應。」雷冬生道：「我在北門圍城，適才已有官將衝

殺出城，小將遮攔不住，放他望北走了。」苟黑漢道：「且莫管他，你二人快去傳馬軍來，以便廝殺。」二人得令，飛馬投東南而

走。正遇曹虎山、吳千總合軍殺到，二人見了旗號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撥回馬便走。曹虎山一騎當先，大叫：「賊將休走！」扯滿弓

放一箭，正中馮耀甫背心，倒撞下馬，軍士向前剿了首級。雷冬生捨死奔回本陣，急向苟黑漢道：「錢、賀二將軍不知下落，小將

未到半路，早有官兵殺來，馮耀甫已中箭身死，大王須快定計。」苟黑漢聞報大驚，正在憂疑，曹虎山軍兵早到，苟黑漢便自挺槍

躍馬，戰住曹虎山，雷冬生抵住吳千總。

　　是時賊陣分作兩隊，前後受敵，韓玉正與柳俊死命鏖戰，只見自己陣上兵馬移動，料是不好，便掩一槍，撥馬便退；王起、彭

文不敢抵敵，也回馬望本陣亂竄。韓玉奔回陣後，見苟黑漢正與曹虎山交鋒，不勝忿怒，挺槍便戳。後面柳俊催動人馬又復殺來，

韓玉見不是勢頭，大叫道：「大王，事勢不濟，快些回本山去，再作計較。」苟黑漢便與王起、彭文、李上進、雷冬生五人，並作

一路，殺奔山中來，獨留韓玉斷後。正走不上五里，只見前面一軍擺開，為頭一將，乃是參將許景升，大叫道：「苟賊！你莫非要

逃回山中去麼？你的山寨早波我燒燬了，更欲何往！」你道這許景升自何而來？原來是柳俊定下計策，他料自己出東門廝殺，各門

圍的賊兵便少，乃令許參將領一百大刀手，殺出北門，竟奔賊人山寨裡，殺了看守山寨幾個嘍囉，放一把火，燒了寨柵，然後回

兵。柳俊原約定景升到東門接應，正遇苟黑漢敗走，卻打從這條路上走來，撞個劈面。苟黑漢大驚道：「城中兵馬甚少，今日又不

見出軍，為何處處都有伏兵城中只得五六百兵，柳俊卻放得處處皆有，可見算計再不可少。阻住去路？如何是好？」王起道：「大

王，我有一計較：濟寧離此不遠，馬大王現在濟寧，不如竟投他去，山寨已被燒燬，別無安身之策。」苟黑漢道：「也罷，你便當

先開路，快傳語後軍韓將軍，竟望濟寧走罷。」當下不敢戀敵，且戰且走，竟望濟寧去了。許參將放過他頭目六人，及數百兵卒，

其餘零星敗殘的，一齊獲住。

　　只見柳俊與曹虎山合軍追來，許參將說：「賊人已去多時。」柳俊道：「賊人既遠，不必窮追。」便收兵入城，到李績處獻

功。柳俊獻上張興、劉士奎首級，許參將獻上所獲百餘賊兵，曹虎山獻上馮耀甫首級，吳千總獻上錢奇、賀豹二人首級，獻功處都

依次敘出，毫不錯亂，見得有紀律處也。共獲輜重馬匹盔甲器械無算。李績大喜道：「這都是柳俊奇計，一戰成功。賊首卻往何

處？」許參將道：「聽得賊人口裡說，望濟寧去了。」李績道：「還有多少人馬？」許參將道：「只有一二百人。」李績當下紀錄

眾將功勞，柳俊自居上等。把所獲賊兵，願投軍者編入隊伍，不願者悉聽歸農；將盔甲器械給散眾兵，輜重暫寄府庫。擺下極豐筵

宴，款待諸將，按下一邊。

　　且說馬述遠帶了朱海、吳有功、田慕承、曹明、仲大德五員賊將，殺奔濟寧來。城中已知準備，乃令朱海攻東門，吳有功攻南

門，自同曹明、仲大德攻北門，田慕承攻西門，圍得四城水洩不通。城中守將徐如海，是個公子蔭官，年方二十餘歲，前聞得鄰縣

殘破，已嚇得心神恍惚；今見圍了本城，越發倉皇憂懼，便去州衙與知州商議。這知州姓賈，名一鶴，是進士出身，貪而且酷，待

民如仇，百姓為事破家，死喪逃亡者不記其數。平昔輕欺徐如海，道他年少無知；今日見賊兵殺來，徐如海來商議，說話間未免急

遽無緒，使笑道：「自古雲：『兵來將迎，水來土掩』，有何商議？」死活直推。徐如海道：「這是固然道理，但目下城中兵微將

寡，賈老爺須出角文書，往鄰近借兵救援，保護此城，徐如海此等話也無差處。故此來與賈老爺商議。」賈一鶴道：「徐老爺，你

做的是何官？偏說惡話。你既做武官，遇軍旅之事，便當自去料理，卻反來向我煩絮！」便把手亂攤道：「這也可笑之極。」與劉

知州「豈有此理乎」一樣聲口，一邊卻是酸，一邊卻是惡。徐如海大增苦況，只得回去，與偏裨眾將計議。守備唐可法道：「州官

既不肯出文告急，老爺且督率兵馬出城，憑著卑職們本事，殺他一陣，看是如何，再作計較。」

　　明日賊兵在城外討戰，賈一鶴又使人來催。真正惡。徐如海不得已，令裨將唐可法、王如彪為左右翼，自總中軍，出南門交

戰。遇吳有功大隊，兩下擺開。吳有功當先出馬，唐可法更不與打話，掄刀直取，戰至三十餘合，吳有功力怯，便撥馬而走，唐可



法大叫道：「賊已敗走，大軍快些殺向前去！」徐如海見唐可法得勝，便同王如彪招動人馬，蜂擁前來。追未五里，只聽得右邊鼓

聲大震，一枝兵馬殺來；徐如海大驚，急令王如彪向前抵住。忽然間左脅下人馬紛紛亂竄，卻又是一枝軍馬殺來；徐如海吃驚不

小，哪敢前行？撥回馬向城飛走。正走到城邊，猛地裡一聲炮響，一軍擺開，為首一員賊將，乃馬述遠是也。原來徐如海出南門廝

殺，馬述遠正在北門大營，早有哨馬來報知，說官軍出南門，與吳將軍交戰。馬述遠恐吳有功一人有失，便急令曹明領兵二百，從

西南抄出；令仲大德領兵二百，從東南抄出；自己統領大隊，從西南沿城腳一路抄來，伏兵於南門外左右，以截官軍歸路。正見徐

如海敗回，便擺開軍士，大喝道：「早早下馬投降，免汝一死！」徐如海嚇得魂不附體，撥馬落荒而走。又遇仲大德殺來，乃於馬

上大叫道：「四面皆賊，料無生理！」乃撥劍自刎。徐如海雖曰紈搢，然能夠死節，賢於劉、賈遠矣。仲大德見徐如海自刎而亡，

憐他少年忠義，恐亂軍踐踏，乃令軍士就於路旁楊樹下連甲埋之，然後掩撲官兵。

　　這時唐可法正追吳有功，只聽得後軍大亂，喧聲不止。軍卒忙來報導：「左右俱有賊兵殺來，主將不知何往，將軍急速回兵救

城。」唐可法大驚，急回兵殺轉。吳有功見官軍轉去，知是城中有失，也從後反追將來。唐可法正走間，刺斜裡一軍衝出，截住去

路。一員賊將，圓睜怪眼，大喊道：「吾乃大將曹明，敗將卻欲何往！」－－－原來就是王如彪抵敵的一枝軍馬，王如彪已被曹明

殺了，故於此撞見。－－－唐可法舞刀便戰，未及三合，後面吳有功追兵又到，不敢戀戰，掩一刀，便取南路奔走。又遇仲大德攔

住，不勝忿怒，舉刀便砍，仲大德料難取勝，便放開一條道路，讓唐可法衝將過去，止截住了後軍。

　　唐可法這一場狠戰，人馬俱疲，殺透重圍，已經身受重傷，離戰場二十餘里，方得下馬，喘息道旁。漸漸殘兵聚來，才得一百

餘人，方知主將已自刎身亡，王如彪亦被賊將所害，不覺失聲大哭，百餘軍士亦揮淚不止，乃包裹傷痕，掙扎上馬，取路往汶上縣

求救兵不題。

　　且說馬述遠既殺敗官兵，復圍城攻打。城中見兵馬沒有一人一騎入城，大家驚惶無措。賈一鶴方有些著急起來，督責百姓守

城。還差了家丁，手持木棍，四城巡視；若遇百姓有怠玩的，便舉棍亂打；還坐在保甲人夫家裡，需索酒食。真是小人倚慣官府

勢，當此性命危急之時，猶然狐假虎威，不知死活。濟寧百姓受這些家丁茶毒，愈發恨入骨髓，大家商議殺卻這廝。便暗暗約定，

到黃昏左側，乘各家丁酒醉迷亂時，群起趕殺。這些家丁猶恃蠻格鬥，城內沸騰。城外賊人聽得這般聲息，料有內變，架起雲梯探

望，見城頭一無防禦，便蟻附而上，乘間直入，各門同時殺進。比及賈知州聞此消耗，賊眾已搶入州衙，將賈一鶴一家良賤，盡行

砍殺，共計老幼男女七十餘人，頃刻死於非命。－－－只因賈一鶴一身作事，全不顧天理人情，致百姓怨毒生心，賊眾乘機殺害，

累那妻妾子女親朋僕婢，盡有忠厚無辜，一時皆遭慘死。

　　眾賊殺了知州全家，將賈一鶴的頭搠在槍上，報知賊首。此時馬述遠正率眾奔入城來，令將知州等屍骸燒燬，那些賊兵向無紀

律，便恣行擄略。仲大德忙令心腹軍校，往徐如海及唐、王二將署中，救護他三家老小。意見不凡，終得好處。

　　當下濟寧城內鬧個沸反，直至天明，方稍平定。馬述遠既得濟寧，以為將來必圖成大事，不勝之喜，便鎮日的狂歌蠻舞，縱酒

歡娛。乃令吳有功領兵五百，往宿遷助周、胡二人；其餘軍將俱留在濟寧，督造衙署，作久安長住之計。賊兵四出淫掠，百姓受累

無窮，此時又渴望官軍前來剿滅。

　　馬述遠一日正在衙署中同擄來幾個婦女飲酒取樂，忽見軍士來報導：「兗州苟大王處，差頭目在外候見。」馬述遠即便出堂，

見是苟黑漢部下第六個頭目王起。王起叩頭畢，馬述遠先問道：「今日為何來此？」王起便將那喪兵折將、今來投奔的始末，細細

說知。馬述遠聽畢，拍手大笑道：「前日我等在你大王寨中，你們極不合自恃頭目眾多，妄自尊大，強為三路盟主；今日卻殺得大

敗虧輸，損兵折將，進無所得，退無所守，只見敗來投我。若當日推我為盟主時，自然發遣你等行事，都有接應了，何至如此喪

敗！」乃對王起道：「你先去請來，我隨出城接他便了。」王起諾諾而去。

　　馬述遠故意遲延，慢慢的擺齊軍馬，尚未到城門邊，已見苟黑漢進城。馬述遠在馬上拱手道：「苟大哥別來無恙？」苟黑漢滿

面羞慚，勉強答道：「我智淺才疏，遂至喪敗；今見大王，使我羞赧無地！」乃並轡入馬述遠署中。各相見過，苟黑漢極其推獎，

深自貶抑。馬述遠高視闊步，旁若無人。乃問道：「苟大哥還存多少兵將？」苟黑漢欠身答道：「頭目只存五員，兵卒不滿二百。

」馬述遠大笑不止，道：「你看我如今雄據三城，帶甲數萬，四方豪傑，率眾歸心，未嘗損折一兵一將。目下宿遷將破，眼見圖成

大業，建立奇功。苟大哥學我帳下勇士，尚不能及他將來富貴哩！」小人得志便顛狂。苟黑漢聽到此句，氣得口都不開。馬述遠乃

令備酒接風，自己與苟黑漢面南坐下，兩旁頭目分賓主東西敘坐。

　　酒至半酣，馬述遠開言道：「前月尊寨相聚，苟大哥不自揣度，便為三路盟主；豈期今日如此狼狽，深為可恥。又聞得李兄弟

處，竟大不妙了。映帶周匝。若那日推我為主，便有調度出來，你等亦不至有今日！」說罷撫掌大笑。苟黑漢滿面發赤，低頭不

語，明知馬述遠恃功傲侮，然此時威勢俱無，只得含忍。

　　忽見東邊坐中一人高叫道：忍不得了。「馬大王何得出言不遜？雖我大王新敗，然志氣未磨，英風仍在，豈不聞漢高祖七十二

戰，皆敗於項羽，後來一陣成功，圖成天下。馬大王雖則今日破了幾處城池，也未知後來如何結局，怎麼便以言凌虐，待人不

堪！」馬述遠視之，乃韓玉是也，韓玉也讀兩句書。不勝大怒，推桌而起，放聲大喝道：「好一個無知狗賊！你的平昔底裡，我豈

不知？你平昔在地方鼠竊狗偷，人所不齒，豈是我們豪傑一類！你大王尚且不言，你是何等樣人，敢於放肆！左右，為我擒下！

「言未畢，西邊坐內搶出朱海、曹明二人，把韓玉擒到階下，韓玉料無生理，便放聲大罵。馬述遠手自拔劍，趕下堂來，如畫。照

頭一剁，登時結局；怒猶未息，令階下武士亂刀剁成肉醬。

　　這時苟黑漢看到此處，不由不惱，極其不堪，不得不惱。也推桌而起，掣出劍來，指著罵道：「雖我一時兵敗來投，昔日也曾

為盟主，也該讓我一分；你這般出言無狀，我大王只索含忍，為何把我頭目如此處置？在我跟前毫無顧忌，情理何堪！不與你決一

死生，誓不甘休！」便揮劍砍來，馬述遠亦舞劍抵住。真正一班強盜，成得恁麼事業。王起、彭文、雷冬生、李上進四個頭目亦揮

刀相助，這邊朱海、田慕承、曹明、仲大德亦撥劍向前，恰好一個對一個，在堂上鬥將起來。因這自相殘殺，有分教：王師已伏恢

復之機，暴寇漸成喪亡之勢。未知誰勝誰負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　　柳俊五豐橋斬將功勞，不若囊沙渡破賊為大。可見勇在次，而謀為最。然亦不必自己出，古人遺計俱在，依樣畫葫蘆，便亦能

成事，但須因時制宜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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